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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后一个接孩子回家的人

            --五四运动100周年之际曹士珍老人访谈记

陶玉坤

轻推会议室的门，只见一位老人面带笑容地坐在一群学生中间，比老人晚到15分钟的我显得有些紧张，微笑示意后赶紧钻进小角落坐下。“都成小伙子了，还害什么羞？”老人示意身旁刚好还有一个空座位，并向我投来亲切的目光。一片哄笑声中我起身向老人走去，那一刻我忽然发觉他与别的老人几乎没什么差别，我甚至不敢将他与原皖南医学院副院长、皖南医学院关工委常务副主任等职务联系在一起。他继续与周围的学生交谈着，尽管满头白发提醒我他已是古稀之年，仍双目炯炯有神，杯中几片清茶打着转儿，散发出淡淡香味儿。

“两毛一”的伙食费

曹老年少时的记忆是些许苦涩的。父亲去世得早，他与母亲还有一个哥哥相依为命。由于两个孩子都得上学，母亲好不容易凑够了学费，每天的伙食费却成了老大难的问题。尽管每顿饭仅需两毛一分钱，为了缓解家中负担，困难时曹老干脆放弃了学校提供的伙食。曹老抿了口茶，“每一铃响大家开始集合打饭，我便溜出去爬山。等我爬完山回来，大家也都吃过了，我也就忘记了吃饭！”那会儿曹老每天只吃一顿饭，就这样连续坚持了大半个月。后来曹老的情况被老师得知，学校特批他伙食费，从中学到大学，他几乎一直靠着奖学金维持着自己的生活。讲到这里，曹老不免有些自豪，因为奖学金足以他用来吃饭、洗澡和理发，甚至可以寄回去补贴家用呢。

兢兢业业做事，踏踏实实做人

兢兢业业做事，踏踏实实做人，这是曹老的人生信条。在医院实习那会儿他从来不敢在12点前睡觉，他说他一定会在12点之前去病房一趟，及时了解每个病人的情况，只有这样他才会放心，病人也会安心。在他眼里，“不去看”和“看不出来”是两码事。皖医刚开始招生时，每年只招收400人，后来他和其他老师四处考察，成天忙着盖宿舍、建教室、买设备等，随着学校实力不断增强，招生人数也翻了好几番。说起这些年带出的学生，曹老的脸上泛起幸福的笑容，“我要是去他们那里出差，小家伙们轮流请我吃饭，一个月也转不过来哩。”刚接手弋矶山医院的工作时，病房里只有50张床，感到棘手的曹老开始带着同事们一起开山抬石，腾出地方来建病房。“别看我现在老了，当时那群小年轻抬石头可抬不过我呢。”从50张病床到100张病床，再到现在的2000多张病床，且皖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--弋矶山医院现已是省内外知名的三甲医院，其中的艰辛我难以想象。前段时间弋矶山医院举办了建院130周年纪念活动，很多人从五湖四海赶回来看望曹老，老人点点头说，无论在什么时候，你们一定要“见好处就让，见困难就上”。刚结婚的他被组织调去参加了援助也门的援外医疗项目，他说那里有人更需要他们，“自己强大了当然也就得帮帮别人嘛”。

皖医明天的“太阳”

谈起现在的校园，老人摆了摆手，“这里变化大，我已经快认不出来啦！”从他的话语中我能感受出他对这里的惊奇，但他同时也希望这里能变得更加出色，可以培养出更多优秀的人才回报国家和社会。他一直勉励我们学好自己的专业课，夯实基础，要好好把握时代的机遇，始终把自己的本职工作放在第一位，以后要成为皖医的“太阳”。有一个学生希望曹老可以总结自己多年的工作经验。曹老说，当你做完一件事后，觉得对得起所有人，就可以了。

储水万担，用水一瓢；广厦千间，夜卧六尺；家财万贯，日食三餐。从会议室里走出来，我整齐地套上比平时更厚重的白大褂，草坪上的孩子正在嬉笑打闹，红日有些刺脸。我知道今后的路不会太平坦，但至少作为医学生的我不会退缩一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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